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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杨仁顶兄已有二十多年，谋面之前，总
是在朋友圈里听到他的故事，先是励志创业的，
比如，他上个世纪80年代初率先从文化部门下
海，从摆地摊开始，到成立定远县最大的海源皮
草公司；后来，他的名字频繁出现在乐善好施、
济危救困、修路架桥的捐助榜上，并且出手厚
重；再后来，他开始了古董收藏，尤其是倾心钟
情于古代石雕，他的名字成了皖东文玩艺术界
的热词。在一次对他进行采访的时候，面对镜
头，才发现他的低调，谦谨。一路走来的艰辛坎
坷他极少谈起，至于各种荣誉和赞声，他更是绝
口不提。只有提到他的收藏经历和藏品故事的
时候，他才会瞬间进入无我状态，两眼放光，心
神与藏品合而为一。

杨仁顶的收藏是从字画、杂件开始的，后来
慢慢转向了石雕，他对石雕有自己理解的和认
识。他认为，在浩瀚的时空里，石雕像一个思想
着的哲人，沉默不语，却凭着隐忍和坚韧，忠诚
地坚守着、记录着、见证着，即便在风雨雷电里
消损漫漶，也不做删减涂抹。在一次又一次焚
书裂石的浩劫里，这些石头顽强地救度着历史
的残缺。作为一个热爱家乡历史文化的藏家，
杨仁顶的石雕收藏偏向于本土文物，他的脚步
一次又一次走遍了定远以及周边的山山水水，
村庄田头，从三十年前开始，一件件流散在山乡
野岭、百姓人家的石雕慢慢地被他归拢收集，一

些被垫路砌墙，甚至做猪狗食盆的文物，也被他
及时地抢救出来，让这些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
得到很好地保护，并世代传承。

问及他收藏中的乡土情结，他说，收藏从身
边开始，一来节省成本，二来方便可靠。在藏品
逐渐丰富以后，才有意识地把这些石雕归入本
土历史文化的经纬，从而使之成为方志典籍之
外的物证。他举例说，汉代石雕是中国石雕艺
术的开山鼻祖，而定远县永康镇的靠山村是汉
代九江郡的治所，这里出土了大量内容繁复、雕
刻精美的汉代石雕，其品级之高，在国内也是屈
指可数的。这里也是当年楚汉相争的古战场。
他收藏的一对汉代石羊则见证了这一段悲壮的
历史。当年项羽垓下兵败，逃至阴陵大泽（今靠
山古城村），因农夫错误的指引而迷路，最终被
刘邦部将追杀。刘邦获取天下之后，为了方便
村民的出行，指令地方官在这里的河上修建一
座石桥，名为绵羊桥，桥头两侧各雕绵羊一尊。
羊温顺善良，寓意平安祥和。虽然历经两千多
年的风侵雨蚀，这对石羊早已不复当年的模样，
但是，其极简纯熟的刀法，安祥沉稳的神态，以
及沉淀在岁月里的沧桑厚重，令人目接神摇、怦
然心动，倾身相近，犹如一位慈颜善目的长者从
历史深处走来，在话说当年。

杨仁顶收藏之路上的酸甜苦辣足够写上一
部大书。某年冬天，为了收购一块如意石板，他

渡船来到一个岛上，本来谈好的价格，临头时对
方反悔，非加价不卖。他扛着这块七十斤重的
石板上了船，下船时，一脚踏空，连人带石板一
头栽进水里，浑身湿透。在船夫的帮助下，他捞
起了石板，扛起直奔停车的地方，因为天气太
冷，浑身麻木，他一头栽在地上，石板摔成三截，
当时他真的是欲哭无泪。至于收藏过程中的遭
遇“埋地雷”、“设陷阱”、“丢炸弹”，更是屡见不
鲜。收藏之路就是负重趟过雷区。

三十多年的奔走搜寻，三十多年的筛选蒐
集，杨仁顶先生的石雕收藏已然蔚为大观。这
些年来，杨仁顶一直有个念头：私藏为公。独乐
乐，不如众乐乐，且这些石雕，原本就是社会的，
自己只不过是个搜罗集成者，让藏品成为社会
公众共享的资源，让藏品最大化地发挥其自身
独有的历史文化价值，才是一个藏家应有的眼
界和胸怀。因此，他向定远县委县政府提出创
建一个石雕博物馆，把自己的藏品集中陈列展
示出来，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让大众分享，为
定远县文化事业增光添彩——既有利于文物保
护，又有利于文物价值的最大化。他的想法得
到了定远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县委书记万瑞健，时任宣传部长的张子非，多次
指示并协调，在县政府的包青天廉政文化公园
内为石雕博物馆提供了上下两层面积一千多平
米的场地。杨仁顶先生出资600多万，完成了内
外装修，并于2017年全部完成布展陈列。

现在石雕博物馆大门两侧，是硕大无朋的
一对旗杆石，每个重达三吨，是古代旗杆石中的
巨无霸，原本是定远黉学大殿的门前旧物。而
一具名为“吞口”的石雕，龇牙咧嘴，怒目圆睁，
大有气吞山河之势。传说它是玉皇大帝指派到
人间惩治腐败恶行的，一切贪官污吏歪风邪气
都会被他一口吞下。这件“吞口”已经成为石雕
博物馆一件具有特别警戒意义的藏品，与包青
天廉政文化公园十分切合。目前馆藏石雕及其
它藏品已达到五百多件。像这样以地方历史文
化为主题的石雕博物馆，在皖东乃至安徽都是
屈指可数的。

博物馆对于一个城市、一个地方文化建设
的意义，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它不仅奠基了地方
文化的厚度，也彰显了一个地方文化的标高。
杨仁顶是幸运的，他恰逢了一个好时代，也遇到
了重视文化建设的好领导。他有信心，把石雕
博物馆进一步做大，做好，不负这个清明盛世，
不负那些从岁月深处投来的期许的目光。

实话·石说
——杨仁顶和他的石雕博物馆

○郑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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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天长市文艺志愿者协会成立大会胜利召开，天长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市文化志愿者联合会负责同志参加大会。

会议通过了《天长市文艺志愿者协会章程（草案）》，与会代表表决通过天长市文艺
志愿者协会第一届理事会、主席团。

会上，天长市委宣传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等负责同志，对大会的胜利召
开表示祝贺，希望广大文艺志愿者，要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为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扎
根基层，培根铸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唱响主旋律，弘扬正气歌。

目前，天长市文艺志愿者协会，组建了“翰墨丹青”、“舞动千秋”、“智慧乡贤”、“光影
世界”、“诗情抒怀”等12个志愿服务小分队，200多名志愿者，每周每月、节日节庆、春夏
秋冬，按照活动计划，深入社区、乡村、学校等地开展活动近百场次，不断满足群众的需
求，着力活动创新，精准节目质量，让群众在活动中享受快乐。

与民同乐，文艺先行，与时俱进，经典相随。志愿者的情是真诚的，老百姓的心是喜
悦的，践行初心，志愿服务永远在路上。 （简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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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仁顶

定远石雕博物馆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上世纪五十年代未的小学暑假，每当听到

说书艺人的鼓声，我的魂像被这声音勾走

似的。

记得那是暑假里的一天傍晚，暴雨

如注，我心急如焚，想着今晚到宝林桥尾

书场听书是泡汤了。令我意料不到的

是，一个小时以后，云开月出，银灰色的

月光照在刚刚被暴雨洗礼的宝林桥上，

桥面、栏杆显得格外清晰、清新。更令人

高兴的是，鼓书艺人孙先生的鼓声又响

起来。隔着襄河，远远望去，被鼓书艺人

用大鼓叫场的街坊邻居，搬着凳子，陆陆

续续来到书场，我的心也仿佛飞到宝林

桥尾的书场。

在那电影少得可怜，又无电视，文化

生活十分匮乏的年代，听鼓书艺人说书，

品尝这每天都忘不掉的精神盛宴，几乎是

唯一的选择。

在宝林桥尾书场说评书的艺人孙先

生，我县管家坝人，中等个子大方脸。不

要看他平时性格内向少言寡语，可一说起

书来嘻笑怒骂表情夸张。时而摇头晃脑，

指手画脚；时而男扮女妆，幽默滑稽。说

到悲苦时，声音嘶哑，如泣如诉，声泪俱

下，听众也往往情不自禁，泪流满面；说到

高潮时，令人忘乎所以，啼笑不止。场内

不时哄堂大笑，整个宝林桥都沉浸在一片

欢乐之中。

评书是一种传统说唱艺术，以口头表

演为主，兼有肢体动作、表情辅助的综合

性视听艺术。评书的曲目以传奇、武侠为

主，也有公案、史类和生活小段。大段的

传统评书有《封神演义》、《三侠剑》、《七侠

五义》、《包公案》、《杨家将》等。孙先生每

次说书，前面往往加一段“小段子”。当然

这“小段子”有“荤”有“素”。由于当时年

龄小，“荤”“素”不懂，只有在听了一些精

彩片断后，才让我如痴如醉，仿佛身临其

境，久久不愿离去。

说书人的行头简单，条桌一张，醒木

一块，纸扇一把。条桌旁鼓架上的七寸书

鼓是用来叫场用的。与茶馆说书不同的

是，在茶馆说书人讲完“要知后事如何，且

听明晚下回分解”，就款款下台，端着一个

大茶盘到一张张茶桌上收说书钱，而所得

收入与茶馆老板四、六或三、七分成，老板

一般拿三到四成。而要在露天书场，老板

的钱就不用付了。但露天书场一般只能

说三、四个月，夏末初秋就得移师茶馆。

全椒茶社说书古已有之，因为全椒

县城一向有早上饮茶、下午和晚上听书

的习惯。如东门的汇中茶社，袁家湾的

襟襄楼茶社。就是在西门也有像“集贤

居”、“饮绿”和“正兴”好几家茶馆。而我

熟悉的是位于小桥湾与宝林桥之间的

“金老五茶馆”。

听评书为主的茶馆，每天上午接待喝

茶的客人，下午和晚上约请说书先生、唱

鼓词的艺人来此说书、演唱。说书先生在

某个茶馆说上两个月，然后换到别的茶

馆，这个茶馆再换上别的说书先生说别的

书，也有连说三个月的，但是很少有连说

四 个 月 的 ，每 两 个 月 一 轮 换 称 为“ 一

转”。但是孙先生在西门的金老五茶馆一

说就是八年，从五

十年代初期直到

五八年大跃进前

夕。

金 老 五 茶 馆

三 间 门 面 ，两 进

加 上 两 厢 共 八

间。烧水的老虎

灶设在天井靠右

的厢房边上。门

面一敞放八张八

仙桌。从五十年

代初期直到大跃

进 前 夕 ，金 老 五

茶馆每天下午都

有一场评书。说

书的正是管坝人

孙先生。八十年

代后期我因工作

关系到管坝还见

过此人。

午 饭 后 最 多

一 个 时 辰 ，凤 凰

街、西门大街、小

桥湾、小南门一些

听书的常客陆续

来到茶馆，定心定

意地品茶听书来

了。跑堂的见有

客人来了，一边高

声 叫 喊 ：“ 客 来

啦！”一边双手不闲地跑到客人就座的方

桌边，一手放下茶碗，一手高悬铜壶，把滚

开的水不偏不倚地倒入茶碗中。在合上

茶碗盖的一刹那，清脆的碰撞声犹如打击

乐中的“清音”。接下来，几个小碟放在方

桌正中。与早茶不同的是，一碟花生米、

一碟葵瓜子，有的还外加一大盘鸡头果。

这样茶客可以边吃零食边听评书。一年

三百六十天，不论刮风下雨，不论春夏秋

冬，几乎固定在那个位子。因此只要他们

一落座，不变的茶点立刻呈现在眼前。不

一会儿，叫场的鼓声响起来，这鼓声令人

振奋。茶客们不由自主地直起腰板，提了

提神，有的还正襟危坐起来。儿时为了听

孙先生讲的《三侠剑》，有时甚至偷偷旷

课，以至于几科挂了红灯。一次我听孙先

生说《三侠剑》，正在兴头上，一只大手扭

着我的耳朵，把我提起来，引起周围听书

人哄堂大笑，我一扭头发现是父亲，只得

乖乖跟他回家。

现在回忆起来，那童年无知听大鼓书

的感觉真好。一关子听完了追下一关，一

直追到说书人说“且听下回分解”为止。

大跃进以后，茶馆和评书作为封、资、

修被废除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市民

休闲方式也丰富起来，看电视、泡吧、卡拉

OK，评书渐渐失宠。原来的评书阵地“茶

馆”改作他用，评书的声音从茶馆转到收

音机中。曾经在那个年代辉煌一时，现在

看起来又充满乡土气息的草根评书艺术，

伴随我们的生活一路走来，见证了时代的

变迁之后，正在逐步地淡出我们的视线，

那些渐行渐远的鼓声，只留下这一张张的

照片和文字，成为永恒的记忆。

汉白玉鱼缸


